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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泰而

　　夕晖穿过城市的屋顶，慢慢向西移
动。我合上聂作平新作《大地的细节》，
陷入沉思。兴奋、激昂、愉悦、沉重、忧
郁……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宛如陈年
老酒，冲劲十足，又丝丝回甘，余味绵绵。
这本书以丰厚的精神内涵和纤细入微的
细节震撼了我。我不得不抬起头来，凝
望窗外宁静的夕阳，以平复波荡的心绪。
　　文天祥被俘后，元朝军队押着他，
从南海边启程北上，穿越广阔大地，一
路解送到大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不止有这样的
壮语，更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和行动。
面对劝降，他流泪说，“国家灭亡却不
能施救，做臣子的简直死有余辜，哪还
能为了偷生而事二主呢？”抵达江西吉安
老家前后，他开始了绝食自杀计划，目的
是长眠于故乡。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
抵达大都后，各种劝诱如期而至，他始终
坚贞不屈。忽必烈问他：汝何所愿？文
天祥对曰：愿有一死，足矣！于是，他引
颈就戮——— 这是开篇之作《孤忠者最后
的大地：文天祥和他的北上之路》中的英
雄叙事！这哪里是在写大地、写风景？
分明是在写令人钦敬的凛然大义和家
国情怀。
　　诵读这样的文字，怎能不百感
交集？《大地的细节》不是一本寻常的地理随笔集，也绝
不仅仅关乎山河。
　　我们不妨将书中 20 篇随笔归为三类：
　　一是写人。除了文天祥，书中还有唐朝大诗人李
白，他一生追求功名，又追求自由，不断在祖国大地上
游荡；有明末名士冒辟疆，明亡后，他在自己建造的“水
绘园”里过着遗民生活，不与清朝合作；有清初被流放
到宁古塔的诗人吴兆骞，他与同伴在苦寒之地艰难生
活；有清季颇具干才的大臣赵尔丰，他以自己的雄才大
略，将西康地区有效纳入朝廷的控制之中；有川西天全
县的背夫，这一底层劳动者的群像在川西的过往，不应
任由岁月埋没。这些人物的山河履历，无不是沉甸甸
的人文地理档案。
　　二是写事。秦国长达数百年的发展壮大历史，从西往
东历经了4座重要城市；元军攻宋，襄阳是一座绕不过的重
镇，这座城市的保卫战沉重而无奈；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在
抗日战争中西迁，艰难岁月中不辍的弦歌是那么动听；三线
建设已渐行渐远，那个大潮中单位与个人的浮沉，让人感叹
命运的无常；红苕、土豆、棉花这些耳熟能详的植物，并非土
生土长，它们来到中国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辛。这些话
题，有的令人长叹，有的富有趣味。
　　三是写地。湖州南浔古镇天下闻名，书里从丝出
发，介绍这里的名人、文化和优雅气质；上津古城、马湖
古城已远离现代人的视线，再一次翻晒它们的今昔，展
现它们的辉煌与落寞，未尝不是对历史的巡礼；景德镇
的陶瓷业起起落落，窑火一烧已过千年；南岭山脉不仅
是地理分界线，也是一道人文分界线，那里的梅岭、梅
关，叫人向往和流连；雷州半岛狭长如龙，有着丰富的
海洋资源，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兵家争雄的
战略要冲。这些地方，经山历海，跨城越镇，涵蓄着自
然与历史的传奇，让人不由得想一探究竟。
　　人、事、地从来都密不可分。大地山河承载着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又不断使大地上的风景变得厚重。《大地的细节》描
绘山河、赞颂山河、感慨山河，更叙述山河中的人事与历史。
　　如何以生动的叙述来呈现人文与风景的有机融
合，对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是一种考验。聂作平属于标
准的复合型写作者，拥有历史学者、诗人、散文家、小说
家等多种身份。而且，他从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游历，广
博又专深的阅读给予了他丰厚的学养积淀，持之以恒
的笔耕赋予了他高超的叙述技巧，浓郁的“恋地情结”
赐予了他辽阔的视野。
　　他擅长讲故事。《大地的细节》中，插叙手法运用出神
入化。在正常的叙事之中，突然让其他人物出现，把主角
的性格烘托得更加鲜明。如文天祥北上抵达故乡时，他
的前辈江万里适时出场。在元军兵临城下时，一代儒者
江万里毅然跳入后花园水池中自尽，而他的儿子和左右
也跟着跳下，死也不做亡国奴。而同样插入的还有张毅
夫的事迹，这位文天祥的老友，一直跟随文天祥来到大
都，在监牢边租了房子，4 年里天天坚持给文天祥送饭，
使文天祥能够保持气节，始终不吃元朝廷提供的任何食
物。文天祥就义后，他细心地收藏文天祥的头颅，又想方
设法火化了文天祥的尸体，送回吉安安葬。这些人和事，
看似不经意插入，但绝非可有可无。正是这些刚烈、坚贞
师友的出现，让我们更能理解文天祥最后的慷慨赴死。
正所谓“观其友、知其人”也。
　　他善于以景抒情。一方面，聂作平常常抵达现场实
地考察，以清新的笔触描绘眼前所见所感。另一方面，他
常常以古代资料为线索，助以想象的佐料，还原当时的历
史情境。他这样写暮年时的李白，“春天即将过去。老去
的人从病榻上起来，策杖徐行。他看到阳光下的山坡上，
一簇簇红花明丽如霞。红花让他想起家乡的一种鸟。
花和鸟有相同的名字：杜鹃。记忆中，也是这时节，每当
日暮，杜鹃鸟就会站在村居旁最高的树梢上，一声接一声
地叫…… 30 多年前的故乡，虽然还点点滴滴地留在记忆
深处，然而岁月消磨，已然慢慢又不可阻挡地淡了，远了，
如同暮春时那些破旧了的春风”。这略显凄美的风景，并
非凭空杜撰，它来自李白暮年时的诗句：“蜀国曾闻子规
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
巴。”凭借几句诗，描画出栩栩如生的场景，达到“状难言
之景，如在目前”的效果。而这些风景后面，又包含着无
尽的思念和惆怅。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大地的细节》里，还囊括了许多地理、历史知识，像土司制
度的设置、季风气候的分析和各种有趣的地理、历史掌故等。
闲时翻阅，不仅可领略山河的风光，也能享受知识的宴飨。
　　这些，使得《大地的细节》成为较为完美的人文地
理读本。假如哪一天有机会远行，我将带着这本《大地的
细节》，一一追寻其中的历史踪迹与自然景象，这不仅是
对人文风景的观览，更是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壮游。

冯诚

　　 10 月中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袭击内蒙古额
济纳旗，那驰名中外的胡杨林风景区突然被摁下了暂停键。
　　 19 年前，我曾到过额济纳旗，采访过旗里有关负责同志
和当地的农牧民，参观过那里最负盛名的胡杨王，还目睹了黑
河跨流域调水形成的居延海水面。
　　如今，蔓延在额济纳的新冠疫情终于远去，而我的记忆却
愈加真切，新奇、惊险、收获满满的额济纳之行历历浮现眼前。

千里弱水情

　　 2002 年 9 月 24 日，我和同事马维坤、张锰从甘肃张掖
顺黑河而下，经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于 25 日中午抵达额济纳
旗达来呼布镇。当时我在新华社甘肃分社担任社长、首席记
者，那次我带队去额济纳旗的任务是要实地察看国家黑河调
水工程的现实成效，要亲眼看看干涸多年的居延海到底来水
没有。
　　此前，我们已在甘肃张掖地区做了大量采访，了解了两年
来这一跨流域调水工程的进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然后驱车
500 多公里，前往额济纳旗采访。
　　得知我们的来意，时任额济纳旗委副书记冯呼和、副旗
长邓吉友和旗水务局同志非常高兴。他们介绍了许多当地
因黑河断流带来的生态灾难，对国家实施黑河调水工程赞
不绝口。冯呼和说，近 3 年，甘肃张掖已先后 12 次向额济纳
旗分水，使黑河下游断流长度和时间大大缩短，额济纳绿洲
生态明显得到恢复。邓吉友介绍：“今年 7 月，黑河已直接向
东居延海湖盆试调水一轮，水头抵达了居延海并形成少量
水面，这是居延海干涸几十年后的第一次进水。第二次调水
从 9 月 10 日开始，20 日上午到达一道桥，22 日早晨流进
居延海，现已形成 16 平方公里水面，待本轮调水结束，就会
形成 23 平方公里左右水面，并一直保持到明年春季。这不
仅有利于居延海湖盆周围生态恢复，也有利于阻止冬春季
节的沙尘暴东进。”
　　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黑河，历史上有“弱水”之称。“弱水
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让黑河多了些许神秘，但真正了解它
的人并不多。黑河全长 800 多公里，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
三省区，最终汇入巴丹吉林沙漠西北缘的两片戈壁洼地，形成
东、西两大湖泊，总称居延海。
　　“居延”，匈奴语，意为“平地流沙”，准确而形象地概括了
居延海一带的自然地貌特点；而地名中的“海”，则是千里弱水
的杰作，也是当地人对湖泊的昵称。
　　历史上，居延海水域辽阔，总面积 300 多平方公里，周围
胡杨遍地，林草丰美，依托黑河干流和居延海形成的额济纳绿
洲曾是西北边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唐代大诗人王维的著
名诗篇《使至塞上》就是在前往视察居延海戍边军情途中写
的，其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名句流传千古。
　　但自 20 世纪中期开始，随着黑河流域社会经济迅速发
展，水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导致黑河下游地区水源日渐枯竭，
生态迅速恶化。40 多年时间里，绿洲面积从 6900 多平方公
里锐减到 3300 多平方公里，40 多万亩胡杨林枯萎死亡，戈
壁荒漠面积增加了 460 多平方公里。西、东居延海也先后于
1961 年和 1992 年完全干涸。东居延海北距中蒙边界 14 公
里，黑河断流、东居延海干涸后，这一带很快形成了一条六七
公里宽的风沙通道，当地群众称之为“黑风口”，一年四季时时
有沙尘暴从西北扑向东南。
　　干涸的居延海和萎缩的额济纳绿洲成了新的沙尘发源地，
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据卫星遥感探测，其影响范围涉及我国西
北、华北、东北乃至华东等地区，总面积约 200 万平方公里。也正
因此，2000 年春天，国务院作出黑河向下游跨省分水，拯救居延
海、保护额济纳绿洲的重要决策。
　　采访交流中，冯呼和和邓吉友一再向我们表达对甘肃张
掖地区干部群众的感激之情。他们说，黑河每次向额济纳旗分
水，中游张掖一带沿河 60 多个引水口一律关闭，农业灌溉全
部停止。当时正在进行的那次调水，所有来水要全部注入东居
延海，调水时间长达 40 天，可以想象，沿岸干部群众不知又
要付出多大牺牲。
　　冯呼和还向我们讲起了当年 6 月，当时张掖地区的相关
领导到额济纳调研时，看到大片胡杨林枯死、林草地沙化、农
牧民生活困难的惨状后潸然泪下。他们回去后，组织本地区大
力调整产业结构、走节水型农业之路，并苦口婆心做干部群众
的思想工作，确保调水工作顺利推进。而额济纳旗作为黑河调
水受益区，则围绕“用好生态水、重建大绿洲”，确定了“生态立
旗、旅游兴旗、工业富旗”的新思路，制定了绿洲恢复规划，准
备在两年内将世代逐水草而居的 3000 多牧民搬进生态村，
实现集中定居。
　　听完情况介绍，我们探访居延海的心情更加迫切。

参拜胡杨王

　　居延海位于达来呼布镇西北方约 50 公里处，其间有 30
多公里是穿越牧民村舍、林草地和半荒漠化的乡村便道。本
来，黑河水是由甘蒙边界的狼心山一带经达来呼布镇流向
居延海的，但 2002 年之前二三十年间，黑河年年断流，断流
天数最长将近 200 天，断流长度上百公里，其河床及沿岸普
遍出现荒漠化情况。黑河调水以来，有了些许生机，但尚未
解决根本问题，牧民打机井要到二十几米深才见到水。所
以，路途所见依然荒凉。据旗水利局工程师吕新社介绍，调
水工程实施后，当地正计划恢复建设狼心山至居延海百公
里绿色长廊。
　　通往居延海的便道并不靠近黑河沿岸，这里的胡杨、红柳也
很稀疏，而我们朝东居延海的西北行驶，与驰名中外的额济纳胡
杨林核心景区也越来越远。但让我们兴奋和期待的是，声名远播
的额济纳胡杨王就在前方路边“迎接”我们。
　　胡杨王在当地群众中被视为“神树”，传说已有 800 年树
龄。吕新社介绍说，神树距离达来呼布镇 25 公里，远方的客
人来额济纳，神树是必看的风景。说话间，车子已停在靠近胡
杨王的路边上。虽然对胡杨王的高大神奇已有了充分的想象
和预料，但下车抬头的瞬间，我们还是被强烈地震撼了：那真
是树冠撑天，浓荫蔽日，盘根错节，沧桑绝伦。
　　神树差不多有 30 米高，近前三四十米的地方，就得抬起
头来仰视，否则看不到树冠树梢，真有顶天立地不可冒犯之
感。神树树冠枝叶婆娑、硕大无比，细小密匝的叶片已开始绿
中泛黄，在阵阵秋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走到树下，地面裸
露的虬根像摊大饼一样铺成了一个直径二三十米的大圆盘。

站在周遭参差盘绕的虬根上，我们一行 6 人硬是没有合抱
住神树的主干。绕着神树来回打量观赏，那多处皮开肉绽的
树干、那全身上下历经风沙雷电袭击过的累累伤痕、那戛然
断裂而又发出新枝的枝杈，让人如同面对一位饱经世事沧
桑的期颐长者，顿生敬仰膜拜之情。离地面 10 多米高的树
干和枝杈上，挂满各色各样的哈达彩幡，迎风翻飞、香气氤
氲，让人仿佛置身于千年古刹、名山道场，不由心清气静，神
爽魂安。在神树东南侧 10 多米处，还有 4 株高低、粗细不
一的胡杨树，据说都是神树孳生出来的子孙辈。
　　现在的游客已经看不到胡杨王周围有牧民居家的情
景，但 19 年前我们造访之时，胡杨王就在牧民道尔吉家门
前的一大片场院里。黑河调水以来，吕新社和水务局的人前
往居延海察看水情，经常路过这里，与道尔吉已是老朋友。
听说我们是从甘肃来采访的记者，敦实憨厚的道尔吉显得
特别兴奋。他赶忙把我们迎进院子，并摆上茶桌，泡茶递烟，
还端来瓜果点心，热情款待远方来客。和道尔吉聊起来，方
知他世居于此，祖孙代代都是神树守护者。冬春季节，神树
为他家院子防风挡沙；到了夏天，大人孩子常在神树下吃饭
喝茶。已人到中年的道尔吉说，从他记事起，就经常听爷爷
讲神树的故事：相传，300 年前土尔扈特人初来额济纳时，
居延海一带水草丰茂、胡杨遍地，其中神树巍然挺拔、枝叶
繁茂、鹤立鸡群，树下能容得 80 匹战马乘凉。于是，土尔扈
特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将此树供奉为神树。时至今日，附近牧
民经常来这里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
　　道尔吉一家生活在黑河岸边居延海附近，从小到大，亲
眼见证了黑河断流、居延海干涸、周围大片胡杨林枯死、林
草地荒漠化的过程。这些年，生态恶化、人畜缺水日趋严重，
弄得人心惶惶，不知道日子如何过下去。感谢国家黑河调水
工程，让牧民兄弟们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当时，政府正
规划建设牧民定居生态村，这些长期分散居住的牧民很快
要搬迁到集中定居点，这样既有利于改善广大牧民的生产
生活条件，也有利于当地生态修复，道尔吉说他们一定积极
响应。

遭遇沙尘暴

　　告别道尔吉，我们直奔居延海而去。此时天气晴朗，西
北风相伴。
　　出门北上，路况越来越差，不一会儿，完全进入了寸草
不生的沙漠地带，三四米、七八米高的沙丘此起彼伏连绵不
断，车子在沙丘间颠簸前行，风吹沙扬，空气呛人。吕新社给
我们安排行程时就计划好了：先看黑河进入居延海的入水
口，再绕行到西北方察看居延海湖面，而这 10 余公里沙丘
地带是前往入水口的必经之路。
　　车行八九公里，越过一片略微隆起的高地后，眼前变得
开阔起来，平缓沙地开始出现过水后干涸龟裂的痕迹。不一
会儿，地上的植被越来越好，车子很快到了居延海南端的黑
河注水口。由于这里是黑河冲积平原上的大片平缓沙地，以
前河床很宽，这两年黑河来水后变成了茫茫湿地，人和车都
不能太靠近入水口，我们的车只好停在距湖面约 2 公里外
的河岸边。跳下车来，双脚踏在长满芦草、梭梭、白刺等灌草
丛生的岸边湿地上，同行者个个激动不已。虽然这里还看不
到居延海水面，但从黑河上游一路追踪而来，我们终于看到
了千里黑河如愿下泄居延海的景观。出乎预料的是，黑河在
这里显得特别温顺，20 米宽的河面波澜不惊，远不是我们想
象的那样波澜壮阔。但是，当你站在这里，心灵分明受到一种
震撼。在河岸边环视四周，到处是灌木绿草，刚才在路上看到
的沙丘戈壁完全看不到了，空气也变得湿润许多。据介绍，这
里黑河流量约 15 立方米/秒，岸宽水浅，现在看到的水流正
是 9 月 10 日从张掖地区开始的当年第五次分水。
　　由于急着要去看居延海水面，我们在黑河岸边只停留
了一支烟工夫，便起身前往西北面离湖最近的地方。但万万
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车子开动不到 10 分钟，西北面天空
突然风沙骤起，一条齐刷刷的灰黄色风沙瀑布向我们逼近，
眼前的天色很快变得浑浊起来。对于沙尘暴，我们这些长期
在大西北生活的人都不陌生。但在这秋高气爽的 9 月，在
天气晴朗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真让人吃惊不小。

“快往回走，沙尘暴来了！”只见前面带路的车子停下来向我
们打招呼。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含糊，我们一行两辆车子迅速
掉头往回走。
  就在说话掉头前后几分钟时间，已是天昏地暗，天空由
黄而灰而黑，铺天盖地的沙尘暴，呈万丈悬崖状，从身后滚
滚而来，天地间黑压压一片。挡风玻璃和车窗被砂石敲打得
叮咚作响，狮吼狼嚎般的声音震耳欲聋，车子几乎没什么能
见度了。这种景况，以前只在电视镜头中看到过，没想到让
我们不期而遇，当时很让人恐惧。本来好好的天气，怎么突
然间就变了脸，而且来势凶猛十分可怕，连当地人也没有任
何警觉和预感！来时走过的沙丘地段大约 10 公里半个多
小时车程，这时背风而行却用了将近一小时才走入便道。总
共 50 公里左右的路程，如梦魇一般走了将近 3 个小时。回

到驻地，我们有一种落难归来、死里逃生的感觉。晚上与旗
水务局和镇上的负责人聊起来，大家说这种突发沙尘暴情
况最近几十年在额济纳旗越来越频繁，对牧民群众的日常
生活和绿洲生态影响越来越大。
　　那天的经历，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是的，如果不是
身临其境，如果不感同身受，就很难理解额济纳人对黑河水
的期盼，就不懂得以胡杨林为代表的额济纳绿洲为什么是
神一样的存在！

无缘胡杨林

　　由于进入达来呼布镇，到处都能看到胡杨的风采，加之
时间有限，我们打算放弃参观八道桥胡杨林核心景区，但怪
树林和黑城可不能放过。尤其是时近深秋，怪树林会更显沧
桑，那“生而 1000 年不死，死而 1000 年不倒，倒而 1000
年不烂”的传说，对谁都是诱惑。可是由于当天下午被沙尘
暴干扰没有看到居延海，我心里很郁闷，一点看风景的兴致
都没了。为了一探居延海入水的情景，我们奔波数百公里，
结果因为沙尘暴就要与之擦肩而过，实在不甘心，如果就这
样转身走了，那不等于此行没有完成任务吗！
　　纠结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发现天已放晴，早餐前我和两
位同事商量，再次奔居延海而去。
　　二往居延，大家都有了熟门熟路的感觉，心情放松了许
多。与昨天返程不同的是沙尘退去、晴空如洗、空气清新透
亮。我们的车子一路快速前行，很快到达目的地。
　　东居延海是深卧于茫茫沙丘中的浅碟状湖盆，西南到
东北大半圈都被沙丘包围。只有黑河来水的东南侧有绿色
植被。我们是抄近路、从西南侧到达居延水岸的。到达水岸
前，同样是先穿过几公里沙丘，然后进入久已干涸的坚硬湖
床。湖床边缘距水边 200 多米，大约有 20 度左右平整缓
坡，一色的细碎砂石，脚踩上去倒也舒服。一进入湖床，低洼
处的湖光水色就映入眼帘。当我们在不远处停下车子，步行
几十米来到水边，目睹眼前无边无际、澄澈碧蓝的湖水荡漾
于沙海深处，真让人喜出望外、心旷神怡。
　　正是上午 10 点左右，站在岸边放眼东望，湖水在晴空
丽日下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银鸥白鹭翩翩翻飞，时近时远；
近处湖水边缘片片水藻逐波泛绿，充满生机。阵阵轻风吹
来，空气分外湿润。此情此景，让人对大自然的神奇和生命
的顽强顿生敬畏。此时大家又是拍照，又是蹲下来捧水洗
脸、扔石子玩水，个个开心不已。
　　如果不是在水边现场目睹耳闻，哪会想到，16 平方公里
多的水面会是如此辽阔壮观令人震撼；哪会想到刚刚来水没
几天，就已水草茵茵、生机盎然。而身后寸草不生的沙丘荒
漠又让我们对黑河调水陡生紧迫感，对上游人民的牺牲奉
献多了一重理解和敬佩。
　　来到居延海边，每个人都想多停留一会儿。虽然周边岸
线景色没有多大变化，但大家还是顶着漠风烈日沿着西岸
向北行走了一两公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让人意外的是，在离开东居延海返回途中，刚走出湖盆
两三公里，我们远远看到了一群骆驼。它们一溜小跑，来到
一个略微凸起的沙丘上，停了下来。我们停下车子，慢慢走
过去，靠近驼群，只见一股细细的泉水从沙石缝里汩汩流
出，流过一段五六米长的水泥渠道后，渗入沙石中。刚跑过
来的 11 峰骆驼一个个低着头喝水，旁若无人。水务局的同
志告诉我们，这就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沙漠自流井”。其实它
不是井，而是自然溢流出沙漠的泉水。
  东居延海干涸后它也照样流出，成了这一带荒漠中唯
一的自然水源。因为骆驼有灵性，会认路，所以居延海干涸
后它们经常来这里喝水。当地牧民还在自流井口修上了水
池，放了一把铁锨，防止风沙堵塞泉眼。
　　向导的车子又把我们领到了一座名叫敖包山的高高沙
山上，参观了矗立其上的一座敖包。敖包由石块、树枝堆集
而成，是蒙古人敬天地、山川、水草诸神的地方。以前居延海
有水的时候，敖包山下青草、鲜花遍地，高高的芦苇随风摇
曳，骏马驰骋，牛羊满坡。每到祭祀日，东居延海边的牧民便
聚集在敖包山上，往敖包上添石块、插树枝、献哈达，祈求风
调雨顺、人畜兴旺。祭祀活动结束后，有情人便双双远离人
群，到僻静的地方互诉衷肠。东居延海干涸后，牧民纷纷远
走。这样热闹的场景便远去了。如今随着居延海来水，来敖
包山添石祭拜的人又多起来了。
　　如果说居延海重泛碧波令我们惊喜，让我们看到了党
和政府改善生态面貌的决心和成效，那么，骆驼泉和敖包的
奇遇则让我们看到了额济纳牧民饱受风沙之苦后的渴盼和
寄托。在中午回到住地前，我们还随机采访了 42 岁的牧民
乌力吉，他的家以前紧靠居延海，牛羊满圈，生活不愁。后因
居延海干涸被迫南迁 30 多公里，搬到了镇政府附近。
　　当天下午结束采访返程时，我们感慨万千。这次采访，我
们抓住了黑河入水的时间节点，对黑河调水有了全流程的了
解把握，真可谓收获满满，不虚此行。只是由于有其他报道任
务，急于返回，无暇他顾，每每想起总是遗憾不已。

2007 年 10 月 11 日，几名游客在“胡杨王”前参观。 新华社资料片

那一年，我们见证居延海重生


